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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最近山东招远发生
了邪教全能神信徒杀人事件。全能
神是在东北产生，一些邪教好像更
容易在贫困地区产生。你认为邪教
与贫困有没有关系？
房宁：从招远事件来看，那家

人可不是穷人，他们很有钱。我觉
得宗教与经济有关系。不能说极端
宗教的产生，没有经济上困难的原
因。但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是经
济问题。现在美国是世界上邪教最
多的国家，有1000多个。我国认定
才10多个，也不算多。这个是发展
过程中，人们权利意识在觉醒时，
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思想意识走
偏了，走火入魔的结果。我认为与
经济有关系，但关系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还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问题。在这个
阶段，人们在寻求生活生命意义的
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
就会听信一些邪说。所以全社会管
理思想、管理情绪还是有必要。尽
管我们加以严厉打击，但根据我的
判断，这种极端宗教现象将会越来
越多，一段时间难以打尽。
乐清日报：房教授，您是为数

不多的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上过两次

课的老师之一。能给乐清日报读者
谈谈您这方面的感受吗？
房宁：这不是上课，是服务。

两次参与这种活动，首先是社科院
党组对我的一个信任与认可。对于
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个学习的过
程，这个活动是个很大的挑战。第
一次讨论的主题是新世纪人民内部
矛盾，中央政治局委员哪一个不是
从最高的、最前沿的位置出来的？
由我来讲这个问题，我又不是官
员，也没有处理过，也都是些书本
知识，而这种讲课，它很大程度上
肯定不是书本知识，当然书本知识
也有。实际上，“讲课”有三个意
思：第一，它是一个示范。建设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机关，首先要领
导带头学；第二，中央要通过这些
主题的选择，最后总书记的总结讲
话，实际上是在传递某种信息。相
当于一个不是会议的重要会议。最
近中央关心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怎
么搞，通过这种形式把它透露出
来；第三，才是真正的狭义的我们
所说的学习。在诸多的学习中，这
种学习是有的，像科技啊，还有些
其他的，知识性很强的那种。

■记者 王冬敏

6月5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教授做客雁山论坛，作了一场题
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高端报告。本报记者借此机会，就一些社会现
象，对房教授做了专访。

乐清日报：“人民听证”制度在乐
清实行已有 7年，贵所一直在关注
它。7年了，一项全新的制度在乐清
得以不断探索与发展，感觉有点不容
易。今天，房教授对这项制度有何评
价？
房宁：乐清的“人民听证”是一

项从无到有的制度。从一种探索尝
试，形成一个初步体系，已走过了7
年。
“人民听证”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
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种创
新。如果过去我还不太敢说这句话，
那么，今天，我就勇于把这个话说出
来了。是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在党的领
导下，勇于实践、精心探索取得的成
就。应该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作
用是积极的。对于未来人大特别是地
方人大改革创新具有示范意义。
我们政治学研究所作为党中央重

要的思想库、智囊团，也有责任有义
务，来研究与总结乐清的“人民听
证”制度。同时，我们也把它提交给
全国人大，提交给党中央，在一定程
度上，我们也会宣传这个典型成果。
当然人大制度的创新改革不止这一
个，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止
一项，但无论如何，“人民听证”是很
重要的。它对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
当中的权力配置、权力监督、协商民
主这些方面，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而且这种作用，不是锦上添花，实际
上带有雪中送炭的意味。特别是社会
结构发生变化、各种矛盾集中爆发、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时候，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怎么自我创新与发展，同时能

够解决社会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就很
重要。“人民听证”制度，就是回答这
些问题的。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是
乐清“人民听证”做了7年还在不断
地坚持和发展的原因，它有着必然性
与合理性。
一些地方的制度创新，经常人走

茶凉，做着做着就没有了。我希望
“人民听证”能够进一步总结发展，更
具稳定性、更具体系性。现在对它的
研究也很重要。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是
怎么做的，关键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
做。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乐清日报：房教授来过乐清许多

次， 请您谈谈对乐清发展的看法？
房宁：乐清这个地方值得研究。

日本有句谚语：“胜出必有所长”，乐
清这么一个地方，按经济学原理来
讲，原来各种要素都不太充分的地
方，甚至不具备的地方，这么短的时
间内，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比那
么多发展条件比它好的地方，发展得
更好，它的价值可能在这。
过去习近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叫

做“莫明其妙有其妙，无中生有有其
有”，我觉得这是一本大书，这是一个
中国梦。我与大家一起在探寻，我自
己也在做这个工作。我想用自己的笔
自己的脑，记录我所看到的乐清、温
州，我所看到的中国。希望我能在不
远的将来能够报告给大家。
乐清发展掌握在乐清群众的手

里。整个中国还在经济发展的快速增
长时期，相信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保
障的。困难不是克服不了的。在经济
方面，与30年前比，现在没有什么太

像样的困难。那个时候才是真困难，
百废待兴。我们那么多困难都克服
了，都走过来了，如果现在我们这些
困难都克服不了，那太对不起我们的
前辈了！有些新的问题，我们可能没
有太面对，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
思想方面，可能比30年前更复杂，解
决起来更困难。我们现在应该在这方
面解决更集中精力，更多解决一些问
题。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每次来乐清，我都非常受鼓舞。

现在我感觉乐清也在变化：在发展经
济的时候，乐清市领导想了很多经济
以外的事情，比如文化，比如我这次
参加的“红五月”读书活动，这对于
人们精神的塑造，有着很积极的作
用。乐清有不少读书会，有企业家文
化人为主体的文化俱乐部，有“书香
乐清”等活动。这些活动，可能给人
一个趋向感。过去乐清给人的印象，
可能就是GDP，就是产业，包括技
术，现在可能更多地展现人们的精神
面貌。人们的生活方式，格调与品味
发生变化了。我想在未来的二三十年
里，看到更多的会是这些，乐清的这
些企业，像正泰德力西会更发展，走
向世界，但更集聚的变化，是人民的
精神领域。像我参加过的三禾文化俱
乐部的读书活动，它丝毫不亚于经济
建设，以后可能更重要。
希望乐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

山清水秀，更希望在他们的精神领域
中，更加丰富多彩，不断取得进步。
一个文明、多姿多彩的乐清，我更心
向往之。

“人民听证”产生有着必然性与合理性

乐清日报：房教授能否谈谈中国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思潮变迁？
房宁：我觉得改革开放本身就是

思想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首先就是
向外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思潮，当
时叫思想解放运动，主要对文化大革
命中的实践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怀
疑，认为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需要
探求一种新的道路。对新道路的探
索，其中不管是更激进一点的，或更
保守一点的，都包括对外国的一种张
望，眼睛都是向外的。
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社会文化

思潮，从刚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否
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做法，到否定怀
疑我们自己的整个社会主义道路，甚
至连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追求民族独
立、民族富强的努力，都被怀疑了。
所以当时最严重的是全盘西化派，他
们连原罪一直追到把康有为梁启超都
给怀疑了。
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潮，从

要求变革到自我否定，在自我否定的
基础上，就有了一个空间，大量西方
的思想就来了，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西
方各种思潮的一个市场。所有的学
说，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听众和粉丝，
包括宗教。
接着就是苏东剧变。如果说放弃

社会主义就会好起来，但苏东的剧变

并没有证实这个可能。而尽管人们嘴
上不说，心里可能有怀疑，中国大量
的人,包括乐清企业家，走出去一看，
那样搞不行。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国家
的未来了。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民族主义的

思潮。其实民族主义本身就不是一个
很明确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思想，
就是求得民族复兴。中国与西方是有
对立的，特别是1989年以后。民族主
义者把他们自身的逻辑，变成与西方
对抗的思潮，甚至是反美反日。但民
族主义很难说有一种很系统的理论，
支持民族的建构。
当然，主流思潮还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提高了。当时我们
做了很多调查，证实了这点，包括外
国人在中国的调查，其实结论都差不
多。中国稳定了，人们对中国的制
度、中国共产党，认同度高了。当时
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个补充，某
种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同时，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

后，我国强调市场经济，1980年代以
来的思想线索并没有断。南巡讲话以
后，它就以推崇市场经济、政治、经
济自由化再次浮出水面，在高校特别
明显，这个叫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的不

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治国理

政的思潮，而中国新自由主义就泛化
得多了，实质还是一种西方的思潮，
主张各种西方的主张，主张着别人的
主张。1990年代的民间，民族主义与
新自由主义是两条基本线索，互相砥
砺，互相激荡。
还有一个新左派，它比较激进了

一点，思想资源来自西方的左派，所
谓新左派，就是左派，他们批判资本
主义，主张社会平等公正，在1990年
代兴起。主要是利用了西方的思想资
源。
某种程度上讲，新左派与民族主

义有相似之处，逻辑上有比较统一的
地方。包括一些人物，掌握着话语
权，能够发发言的人，基本被认为是
新左派，也是民族主义者。
进入新世纪以后，原来争论的问

题，也不那么突出了。像爱国，像民
族主义，都没有问题了。新世纪的社
会思潮，主流的社会意识还在上升，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念深入
人心，认同度不断提升。
新世纪以来，民粹主义也好，极

端的思想也好，民族分裂，宗教极
端，还是出现了。民族分裂首先是思
潮，宗教极端也是思潮，他们否定社
会。这些很容易走向极端主义，走向
破坏。

30年来的思潮变迁

乐清日报：十八大以来，体制
内反腐提速了。在腐败惯性之下，
如何对官员加强监督，防患于未
然，让当官不要成为一个高风险的
职业？
房宁：本人有幸被中纪委聘为

特邀监察员，跟着中纪委与我们社
科院纪检组做了些反腐败方面的研
究。
腐败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出现的，各国工业化阶段，都是腐
败的高发期，我们要看到一个背
景，这和你的制度，和你的意识形
态，和你的文化不是一点关系都没
有。但我认为，这个关系确实不是
很大。这个时候，什么制度、什么
文化、什么理想信念的社会都是腐
败的。主要还是工业化时期，社会
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精英
阶层，主要是经济精英，迅速成长
富裕起来了，那么，一些更优秀的
政治精英，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
任，付出很多，很不容易，但是他
会认为报偿不够。我们研究发现，
政治精英不是欲壑难填，不是说他
没谱，但他就是和老板比，和经济
精英比。拿自己的收入与经济精英
的收入比较时，他可能会打一个
折。新加坡已经把这个制度化了，
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收入比例达

80%，最低为 60%。你不能弄个
30%啊！而我们这里，政治精英的
收入恰恰与这个比例接近。这个也
是腐败的大背景。
腐败有三要素，第一是动力，

就是腐败的冲动与需要。这个主要
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政治精英与
经济精英的收入落差，是刚才说
的。第二个原因，你搞工业化，你
的制度不完善，这个制度有，那个
制度没有，那他们就可以钻这个空
子，贪腐都是这么出现的。第三个
是惩罚。这点我们一直没有松动。
中国之所以腐败现象还得到一定程
度的遏制，那实在是我们的打击具
有严肃性、持续性，力度很大。
但即使这样，腐败情况还是有

点严重，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在
某些行业，某些重灾区，真的到了
人人自危的地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一方面

还是得抓啊，有线索不抓不行啊！
反腐败，该查就得查。
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工业化，

都处这么一个阶段上，也许过20年
30 年会好得多。不管治标还是治
本，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还是有必要
的，我还是呼吁给公务员提高待
遇，减少腐败的压力和动力。

腐败
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极端宗教
是相对独立的思想问题

乐清日报：您做报告时谈到了人
治与法治。接下去，我们国家对法治
建设肯定要加强了。但目前，我国地
方政府对法治的影响甚至干预，还是
很大的。司法能否独立？法院与检察
院实行垂直管理，有没有可行性？这
些都是我们体制内的东西，为什么不
独立执行？
房宁：我觉得应该司法独立了。

当然，我们现在不叫司法独立，叫依
法审判。我跟我们法律所的人都讨论

过，司法独立，是什么意思？司法实
践，就是法律。这里，当然也有法官
检察官的水平问题。
现在面临的还是一个提高法官、

检察官水平的问题。为什么有时候要
与法院通气？有时候一些法官确实一
点谱都没有。像那个南京扶老人的彭
宇案。案判得有多雷人啊！地方政府
过问法院的审判，肯定有这回事，也
有些干预是必须的，彭宇案，难道不
要纠正吗？一点常识都没有。不要说

一个法官，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这
么办案。
当然，我觉得司法独立的方向是

正确的，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我同
意司法独立作为一个原则，一个长期
的目标，是可以推进的。但在目前，
显然地方党委的指导、影响还是难以
避免的。推进的步子要稳妥，现在地
方党委的某种干预，还是有必要的，
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司法独立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推进

房宁教授接受专访。 记者 刘言勇 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试解社会多元化密码


